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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反对者对科

菲·安南不屑一顾，他们认
为他手上沾满卢旺达人的
鲜血。他们的蔑视数年来
从未消退。他们反对安南
竞选连任秘书长，反对他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断要
求他辞职。

经常为民权事业而斗
争的专栏作家纳特·亨多夫
在 2001年称，“安南先生
曾任联合国维和行动办公
室的主管，他原本能够阻止
1994年卢旺达对 80万图
西人及其同情者的屠杀。”

一个卢旺达幸存者团体
1998年致信安南，认为他
应为这场可怕的屠杀负
“重大责任”。两位丹麦研
究人员 2001年组织了一次
请愿，谴责安南“严重地辜
负了受害者”。

对安南最明确、翔实的
批评来自现任《巴黎评论》
（TheParisReview）的编
辑菲利浦·古雷维奇。他在
著名的《纽约客》上发表了
几篇文章，称安南为这场危
机中的“恶棍”。古雷维奇

指出，当来自前线的联合国
军事指挥官发来电报，警告
针对卢旺达图西族的种族
仇杀即将到来时，安南未能
“敲响警钟”。有人对此不
以为然，因为当时以美国马
首是瞻的联合国安理会不

会采取任何行动，而古雷维
奇对这种说法却嗤之以鼻。

“虽然安南扣留了军队指挥
官的警告没有造成大的伤
害，且这一点未得到证明，
但没做错事离做对事情还
有很远的距离，这却是事
实。”古雷维奇在2003年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写

道，“……我们怎么就能确
信安南提前几个月‘敲响警
钟’就毫无用处呢？他甚至
没有尝试一下，我们又怎么
知道这一点呢？”

毫无疑问，安南对卢旺
达事件深感内疚。西班牙驻

联合国大使胡安·安东尼
奥·亚内兹 -巴尔努维奥在
卢旺达危机期间是安理会
成员国代表。他后来说：“卢
旺达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
他。虽然我不敢肯定安理会
会做什么事情，但那封电报

应该拿到安理会，让安理会
全体成员注意。现在每当谈
到种族仇杀时，他都非常情
绪化。他对卢旺达的经历非
常在意，深感内疚。”他说这
些话时充满理解之情。

安南本人接受独立委员

会的调查结果，即他领导的
维和行动办公室和联合国
其他成员，包括安理会的各
成员国政府，在这场危机中
未尽到相应的职责。对这一
失败的思考时常萦绕在他
的脑海之中。

2004年，他对美国公共

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前线》
的一位记者说：“对我本人

来讲，这是一次非常痛苦和
伤心的经历，而且我认为在
某些方面对联合国也是如
此。这是难以忘却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看
待这种内疚和责难。卢旺达
仇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恶

事件。这个问题及其历史背
景非常混乱和复杂，当时
的联合国文化也是这样，
这导致在如此可怕的危机
之中联合国竟然如此无所
作为。应受指责的人不只
安南一人。甚至参加战斗、
保护图西族人的图西族士

兵也不能逃避责任。科菲·
安南可以心怀内疚，但有
一些人更应受到指责，包
括美国政府。

但是，不管情感上曾经
有过多少痛苦，安南还是以

自己特有的方式做事。他严
肃、保守、谨慎，熟悉美国政
治，忠于联合国决议，讨厌
戏剧性姿态。这场危机也让
安南认识到联合国的弱点。
联合国自己没有力量，只有
道德权威。它完全取决于安

理会成员国，尤其是美国。
如果美国对某项决议表示
冷漠、犹豫或反对，联合国
将无所作为。当美国和联合
国秘书长步调一致时，联合
国就能做到最好，而 1994
年，当无数卢旺达人惨遭屠

杀时，他们却立场迥异。

ABCDEFG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
饿得慌”。饮食是人类生存的
基础，合理膳食也是维持人
体健康的重要保证。中国传
统的饮食文化，讲究荤素结
合，即“五谷为养，五畜为益，
五果为助，五蔬为充”，吃

“野味”从未成为过中国饮
食文化的主流。

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地
区、有些人不讲科学膳食，滥
捕、滥烹、滥吃野味成风，不
文明的饮食习惯引发了不少
疾病。

人类捕食野生动物，曾付

出了极大的代价，经过上万年
不断筛选，反复淘汰，才留下
现在供人们日常食用的猪、
牛、羊、鸡、鸭、鹅和鱼、虾等。

举个例子，有些人吃野
味吃到老鼠身上。比如广东
有段时间非常流行的 “三

吱”，就是吃尚未长毛的小老
鼠。殊不知，鼠类可以直接把
病菌传给人，或通过体外寄
生虫间接传给人，起传播媒
介和保菌、保毒作用。

现在已知的家栖鼠类，
至少能传播35种疾病。在我

国，常见的鼠传播疾病主要
有鼠疫、钩端螺旋体病、流行
性出血热、鼠源性斑疹伤寒、
血吸虫病等。这些传染病都
比较严重，其中鼠疫在我国

《传染病防治法》中被列为
甲类传染病首选，也就是我

们常称的1号病。
还有流行性出血热，由

于它易误诊为普通感冒，发
病晚期肾脏受损出现肾功能
衰竭，所以病死率较高。从
1999年以来，患此病的人数
仍居高不下，且在全国各地

流行。
还有与鼠类关系极大的

钩端螺旋体病，由于主要影响
青壮年农民（主要是下田割
谷），对农村劳动力影响大，
该病的黄疸出血型（肺型）若
不及时抢救，病死率很高。

吃其它野生哺乳动物（如

野猪、熊、狐狸、狼、狮子、老虎
等）也会传染给人不少病，其
中较为严重的肺吸虫病、旋毛
虫病就是它们传播的。

随着一股“回归自然”
的潮流，近几年来，社会上时
兴吃生蔬菜、生肉、生鱼、生
虾（醉虾）。甚至吃起活的哺乳
类动物，连猴子也活着生吃。
活剥生吃，非常残忍，毫无慈
悲怜悯之心。

殊不知，人类进化过程
中，为什么将吃生食逐渐变
成吃熟食，我想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熟食对人安全。可
现在倒退回去了。因而近些
年来，由于生吃、活吃野生动
物惹来不少新病。如吃青蛙，
容易感染曼氏裂头绦虫病，
引起失明、癫痫；吃生溪蟹、

虫剌蛄等引起肺吸虫病。
我在四川工作时，曾收

治了不少肺吸虫病患者。这
个虫全身乱钻，如钻进脑子
内就抽风、偏瘫，钻到肺里就
引起咯血；吃生鱼感染华支
睾吸虫病（又叫肝吸虫病），此
虫喜欢寄生在肝内大小胆管
及其分支，引起阻塞性黄疸，

继后发展成胆汁性肝硬化。
广东人爱吃生鱼粥。如

果制作不好，很容易引起肝
吸虫病。吃未煮熟的病猪肉
（米猪肉）、病牛肉，人易分别
感染猪肉绦虫病或牛肉绦虫
病。患这种病的人，大便时不

断拉出“面条”样东西（绦虫
的白色孕节片）。我曾经治疗
过这类病人，用药驱虫时，一
次可驱出 2米多长的虫体，
如果不把虫头打出来，过不
了多久，这条虫又恢复原样。
成虫可长期寄生，在人体内

可活30~40年。
这里，我还想谈谈生吃

猴脑问题。暂且不说这种吃
法的残酷性，一般人难以接
受，单从影响健康的角度就
不得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
开始，有些人为了“强身”

“清火”“明目”，开始生喝
蛇血、生喝龟胆汁。可是没喝
两年，不少人喝出了寄生虫
病，其中有一种是鞭舌虫病。
这种寄生虫病因不常见，很
易误诊，到晚期治起来也很
困难。

HIJK

我和进屋男子的相似程

度令人难以置信！就像看到
另一个自己。当眼神交会，我
们彼此致意。但是，他看来一
点也不惊讶。因此，我判定他
其实不是那么像我，他留着
胡子，而且我似乎已经忘记
自己的脸长啥样了。当他坐

下来面对着我时，我想起自
己有一年没照镜子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我
被传召入内。帕夏起身，站
在模样和我相似的男子身
边，让我亲吻了他的衣衫下
摆。当他向我表示问候时，

我想要说说自己在狱中的
苦难，以及希望回国的想
法，但他连听都没听。帕夏
似乎记得我对他说过，我有
科学、天文学及工程学的知
识———那么，是否知道关于

射向天空的烟火及火药的
事？我马上回答知道。但当
我看着另一名男子的眼神
时，刹那间，我怀疑他们为
我准备好了陷阱。

帕夏说，他筹划的婚礼
将无与伦比，会让人准备一

场烟火表演，但它必须相当
与众不同。以前苏丹诞生
时，一名已经去世的马耳他
人和玩火魔术师们一起准
备了一场表演，那位面貌和
我相似的人———帕夏只简
单地称他为“霍加”，意指

“大师”———也和他们一起

干过，对这些事务略知一
二。帕夏认为我可以协助

他，说我们能彼此互补。如
果展示出优秀的表演，帕夏
会给我们奖励。我觉得时机
已经成熟，便大胆地提出我
希望回国。帕夏问我，来到
这里之后，是否和女人睡过
觉。听到我的回答后，他说，

如果连那种事都不做，那自
由对我又有何用？然后，他
转向他称为“霍加”的和我
相像的人：责任归他。我们

随之离开了。
上午时分，当我走向与

我相似之人的家时，我以为
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
但是，他的知识显然不比我
强。此外，我们的看法都一
样：调配出好的樟脑混合物

是整个问题所在。因此，我
们所要做的就是仔细备妥
依比例与分量调配的实验性

混合物，在苏尔迪比的高大
城墙附近向夜空发射，再观
察推衍出结论。当工人点燃
我们准备的“火箭”时，孩子
们带着敬畏的眼神观看着，
我们则站在阴暗的树下，焦
虑地等待着结果；而数年后，

我们在白天测试那个不可思
议的武器时，也是这样的情
景。后来有些实验是在月光
下进行，有些则在漆黑的夜
里，我用一本小册子记下观
察结果。天亮前，我们会回
到霍加面朝金角湾的房子，

仔细讨论实验结果。

他的屋子既小又有压迫
感，平凡乏味。屋内几乎没

有家具，但每次进屋，我总
有一种紧迫的感觉，并被奇
怪的忧虑感淹没。或许，这
种感觉是源自这名男子：他
在监视我，似乎想从我这里
学到点什么，但还不确定那
是什么。他要我叫他 “霍

加”，因为他不喜欢和祖父
有同样的名字。由于我不习
惯坐在沿墙排列的低睡椅
上，所以站着和他讨论我们
的实验，有时烦躁地在屋内
来回踱步。我相信霍加享受
这个情景。只需借由油灯的

微弱光芒，他便能尽情地坐
着观察我。

当我感受到他看着我的
目光时，对于他并未察觉我
们的相像，我感到更加不自

在。我曾数度认为，他其实发
现了，只是假装没有。就好像

他正在玩弄我，正在我身上
从事一个小小的实验，获取
我不明白的一些讯息。因为
开始几天，他总是那样端详
着我：仿佛在学些什么，而他
学得愈多，就愈好奇。但是，
他似乎有点犹豫是否要采取

下一步行动，进一步深究这
种奇怪的知识。就是这种悬
而未决让我感到压迫。

他察觉到了我的压抑，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心想如
果我们能毫无意外地成功
交出烟火表演，他们或许会

准许我返乡。

LMN

我又成了待业青年、家

庭主妇。一天，我在报上看
到一酒吧招工广告。上面赫
然写着：“无需经验”，这对
我有很大吸引。于是，我按
报上的号码打了电话，接电

话的是一个普通话说得很
标准的男人。他叫 Victor，
酒吧老板，一个三十多岁的
男子。

第二天晚上九点左右，
一小伙子来接我上班。一坐
上车，我就开始打量他，发

现他很年轻，约十八岁。他
意识到我在看他，转头用怪
怪的国语对我说：“你是不
是发现我长得有点怪，我是
混血儿，我爸爸是葡萄牙
人，我妈妈是广东人。”

很快我们就到了工作地

点。其他人都没到，他麻利
地重新排列组合桌椅，我要
帮他忙，他说不要，这不是
女孩子做的。我笑问他：“那
什么是我该做的呢？”他说：
“Victor会告诉你的。”

半个小时后 Victor来

了。过了一会儿，两个长得
挺漂亮，打扮也很入时的女
孩也来了。她们对我很友
好。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
客人都没有。我有点心慌，
不知所措地坐在那儿。十二
点了，有五个年轻男子走了

进来。待他们坐定后，我赶

快跑到吧台要帮端饮料和
酒。男孩说：“我是Waiter，

这是我做的事。”就在我不
知所措时，我听到Victor叫
我。我跑过去，Victor对两
个女孩说：“今天是 Lily第
一天上班，你们带她过去和
客人聊聊天。”我只好跟着
她们坐到客人旁边。

回到家，我告诉老公我
的感受，感觉自己有点像三
陪。老公说：“那就别去
了。”我说：“明天我再去一
次，把今天的工钱拿到。”第
二天，到了那儿发现老板
Victor已经先到了。他经过

我身旁时，打量我一下，突
然对我说：“Lily，明天你换
件衣服。”我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穿着，一条牛仔裤，
一件宽松粗线毛衣。我不高
兴地回道：“换什么衣服？”
他指指我身旁的黑衣女郎：

“像她那样风格的衣服。”
我马上摔过去一句：“我没
有。”他看看我笑笑地走开。
过了一会儿又急急地跑到
我身边对我小声说：“Lily，
帮我过去照顾一下那个客
人，他不想跟那两个前卫的

女孩聊天。”
我看看老板，他生意做

得也不容易，就帮帮他吧。
我和那位自称姓丁的客人
聊得很愉快，时间很快过
去了。他对我说：“时间不
早了，你不是说你不想在

这干了吗，那我送你回去，
你愿意吗？”我点点头便跟

着他往外走，混血男孩快
乐地跟在我身后悄悄地对
我说：“他很有钱。”我说：
“你怎么知道？”他说：“你
看他给我的小费。”说着把
手上拿着的钱在我眼前晃
了晃。

当车开到我所住的小白
楼前，我对他道了谢，就准
备开门离去。他说：“等一
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
封对我说：“这里面有一千
五百加币。我想这一千五百
够你两个月生活费了。明年

一月去上学吧。打这些工对
你没有任何好处，别浪费时
间，好好复习功课。”我听了
他的话心里万分感激：“谢
谢你，话我记住了，但无功
不受禄，谢谢你一片好意。
我走了。”刚要推车门，他一

把拉住我，态度很诚恳地对
我说：“你听我说，我在加拿
大受了教育，我很喜欢这个
国家。你收下这些钱只当是
替国家收税。”我听了这话
忍不住笑了起来，心想：什
么逻辑？我下了车，看着手

中的信封，心里百感交集。
在我三十年生命历程里，得
到了太多的友爱。也正因为
这些，在生活的道路上无论
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尽
力坚守做一个诚实和善良
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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